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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圣堂的创建看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早期宣教植堂事工（1967－1975） 

引言：  

马太福音 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离开门徒时留下的这个指示是教会向外传福音

的动力所在，也是堂会向外扩展，开拓宣教、植堂事工的行动指南。作为圣公

会在新加坡建立的第一间的堂会，圣安德烈座堂自然肩负着圣公会在本地宣教

植堂的不可推诿的重任。单单就华语事工而言，圣公会从座堂 1954 年 5 月 9

日开始的区区六个人的华语崇拜为起点1，发展到时至今日拥有数千会友，二

十六间堂会2，这诚然是上帝的作为，亦与圣安德烈座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和所作出的贡献息息相关。圣安德烈座堂中华国语教会成立时的章程在第二条

列明了教会的宗旨：信奉基督教圣公会教义，推进宣教工作并计划发展教会事

务3。这恰恰是对主的大使命的正确和积极的回应。座堂的华语植堂事工从开

始到现在经历了超过 50 年的历史变迁，当我们选择研究其宣教植堂历史的时

候，早期诸圣堂的创建可以说是这一大脉络中的最佳的缩影。 

早期座堂华语事工的基本概况： 

要探讨座堂早期华语植堂事工，我们尚须对其本身前期的历史有个清楚的

认识。座堂的建造历史，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与新加坡的开埠有密切的关系。

只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以英语崇拜。在 1954 年首创华语崇拜的时候，

与座堂 1834 年就开始的英文崇拜比较，整整相差了 120 年，华语教会的成立

乃是迎合了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1954 年吴德华会吏长及任教于三一神学院

的霍砇博士看到了华语事工的异象，鉴于新加坡本土华族人口具多，而在华族

                                                        
1 张欣盛等，《如鹰展翅上腾》，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2004，15。 
2 http://www.chinese.anglican.org.sg,浏览于 10/10/2007。 
3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十周年纪念刊》，19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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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能操华语的亦非常普遍，座堂不设华语堂会实属遗憾。他们遂征得时任会

督的班亨利及座堂主任牧师的同意，选择以座堂纪念楼为崇拜地点，于 1954

年 5 月 9 日正式开始华语崇拜4。虽然第一次的崇拜仅有六人参与，但重要的

是跨出的这一步揭开了圣公会华语事工的新纪元。转年会督班亨利派座落于樟

宜路上段的圣公会中学校长黄仰英牧师接手华语事工的责任，继续华语事工的

发展开拓。黄校长积极鼓励并推动圣中学生参加崇拜，随之参与崇拜的人数逐

渐增长。之后因着需要设立董事会，由董事会成员并肩商讨会务，在教会管理

层面亦取得进展。事工方面建立了教会一系列肢体如：主日学、妇女会、青年

团契及查经班等等。教会日益壮大，原先的崇拜地点不足容纳，1959 年 3 月 1

日起改移在圣殿中崇拜。短短数年内，堂会由萌芽、生长到蒸蒸日上，及至郑

新宪牧师在 1961－1964 年管理时，座堂主日华语崇拜人数平均已达 200 人5。

堂会在经济方面，由于会友热诚奉献，除了行政开支，尚有盈余，教会特设立

建堂基金以备未来之需，这笔款项在 1964 年华语堂会十周年庆典时已达 4 万

余元6。这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为以后教会向外扩展、开展

植堂事工，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直到今天，当回头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为当时的先贤牧者们的远见卓识和竭力侍主的精神而深感钦佩。正

如当时主教沈佰利会督所言：华语堂进步之迅速，在本教会来说，实为稀有之

现象7。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本地政经局势、宗教环境： 

教会身为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它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存有不可割裂的

联系。研究教会的发生发展，显然需要厘清教会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处境中的政

                                                        
4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十周年纪念刊》，1964，2。 
5张欣盛等，《如鹰展翅上腾》，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2004，15。 
6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十周年纪念刊》，1964，2。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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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局势，文化背景以及宗教环境。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的社会经历了几

次骤然而多层面的演变。1959 年它从英国的殖民地走向自治，1964 年 7 月，

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1965 年 8 月，新加坡在别无选

择的情况下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8。刚刚独立的新加坡当时所要面对的困难重

重，在非常渺茫的生存机会里挣扎求存。在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带领下的

新加坡，一方面要在国际上谋求国家承认，一方面要尽快在国内稳定政治局势、

建立经济体系。1965 年到 1970 年间，新加坡处于发展工业出口阶段。由于新

马分道扬镳，两者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被割裂。新加坡无法从马来西亚得到正

常的原料供应，商品的销售市场也不可避免地萎靡。加之 1971 年英军从新加

坡撤离，新加坡一下子失去 20％的国内生产总值，且失去 4 万个就业机会9。

1971 年后的新加坡需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经济的转型。国家的经济命脉的

立足点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与世界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同时致力于把新加

坡建设成为一个在本区域转口贸易、提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政府为此推

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和计划，由此带动了国内工业的成功转型，即

使到 1973 年发生全球石油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物价高昂，新加坡也安

然度过了这次危机10。 

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体现了新加坡独特的多元种族文化背景。

种族暴乱的惨痛事件促使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下定决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不分

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这亦为新加坡推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奠

定了基础。基本上，七十年代前后，本地的福音工作没有受到政府任何不公平

的待遇，反而从很多迹象显示，福音更蓬勃发展。1969 年，葛培理布道团来

                                                        
8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二次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142。 
9 鲁虎，《新加坡》，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1。 
10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二次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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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布道，在国家体育场举办了八场聚会，据统计，近 5 万人参与聚会，其

中超过两千人决志信主或表示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1970 年，笃信圣经长老

会邀请 Bob Wells 博士同样在国家体育场举办连续十个晚上的福音聚会，其中

最后一场参与者逾 3000 人，更有大约 300 人决志信主11。可见当时政府的宗

教政策很恰当地被实施，这在我们对受访者所作的调查当中也得到了证实。自

由宽松的宗教政策带来了 1965－1978 这段历史的福音复兴。 

宣教植堂异象的产生：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 29：18）。“创建诸圣堂”――座堂这个宣教

异象的产生要追溯到 1967 年尾。1967 年 9 月，从澳洲深造学成回新的郑新宪

牧师继任座堂主任牧师，负责推动华语部的工作。郑牧师看到座堂华语部的长

足进步，从自立、自养后，不能因此而自满。他深受保罗“还福音债”的感召，

从神那里得着非常清晰的异象，拓展神的工，创建一个儿女堂。他在和会督沈

佰利及刘得恩会吏长商讨后，随积极地投入到策划和实际推动当中。经过可行

性研究，与 1967 年底便选址在樟宜上段圣公会中学校址内计划展开五年布道

的工作。1968 年为祷告预备年，在这一年里林国兴牧师被按立为牧师。之后

教区华文部委任刚被按立为会长的林国兴牧师前往樟宜，具体实施郑新宪牧师

的这项植堂计划。1969 年开始，肩负着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的牧者、董事部

和弟兄姐妹的信心和负担，林牧师带领座堂一组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专责在圣

中加强福音工作，并按部就班地推动植堂计划12。 

植堂过程的来龙去脉：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成立十年后，其经济上已达到独立，便决定向外发展，

推广福音工作。那时，教会深受多伦多圣公会总议会的宣言影响：『一个为自

                                                        
11 孙耀光，《在他手中》，第二版，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2001，324。 
12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8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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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生存的教会，会因自私而沦亡』。基于传福音的使命，在 1967 年华语部便

逐步展开福音计划。经过一年的恳切祷告和积极的筹备，也凭着信心，华语部

欲开拓新的里程碑，于是物色了位于樟宜路上段的圣公会中学为地段，承担发

展樟宜布道的工作。其中之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当时的樟宜地区很少有基

督教的堂会在那里做布道的工作，另一就是在圣公会中学有一千余师生可作为

福音对象。若能够向这千余人传福音，进而藉着师生接触他们的家庭和邻近的

居民，这将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果效。因此，华语部决定以圣公会中学为布道中

心，展开布道工作。
13
 

如前面也提到的，1969 年座堂华语部向教区聘请本堂第一位全时间奉献

的青年林国兴牧师为副牧，并特派他到圣公会中学去推动这项福音事工，展开

铺路的工作。当时他也兼任圣公会中学校牧一职。
14
1970 年，在林牧师和一群

热心的弟兄姐妹如刘焕章、刘焕莲等等努力推动下，开办了主日学以及在每主

日的聚会。参与慕道者多数来自圣公会中学学生以及一些住在樟宜地区的居

民，当中有许多住在甘榜的家境贫寒的学生前来参与，目前在诸圣堂全时间服

侍的潘于兰姐妹就是当年其中的一位。在 1971 年 4 月 4 日棕枝主日下午，首

次在圣公会中学学校礼堂举行主日崇拜，崇拜人数达四五十人。
15
 

在同一年，圣公会中学董事部将校园靠近大路地段慷慨地赠于建堂用途，

于座堂华语部主任郑新宪法政牧师带领下筹建第一间儿女堂，并将之命名为

『诸圣堂』。
16
 1972 年四月华语部接受了绘测师之设计蓝图，并提呈有关政府

部门取得允可。经过一年多的波折，终于在 1973 年 10 月 21 日获得政府批准，

                                                        
13 林国兴，圣公会诸圣堂建堂十周年纪念特刊 1975－1985 之刊首（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1985）。 

14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1984），19。 

15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三十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5），23。 
16 圣公会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54－1994（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19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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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当时的反应是又高兴又忧虑。一方面很感恩设计蓝图被批准，一方面却也

为预算经费的提高而担心。由于当时世界还处在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当中，原本

计划的 30 万元预算案已大大的不敷，建筑费用无可避免地增至 60 万元。
17
 

在经费筹集上，教会得到李唐宝珅姐妹的慷慨解囊，她特别奉献了 30 万

元。李唐宝珅姐妹时任座堂执事，她也是植堂筹建委员会委员及募捐小组成员。

她向来热诚服侍，尽心爱主。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积极动员亲友募捐。初

期 1970 年诸圣堂开始福音事工，开办主日学，也经常举行福音营会。李太太

就把李氏别墅借给教会办营会，同时为学生提供物质上的资助。从 1971 年 4

月 4 日开始第一堂崇拜起，她每个月都会自己亲带一批姐妹参与，从行动上为

同工们给予鼓励。
18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从我们对林国兴牧师的采访中得知，

李太太不仅仅在建堂上给予捐助，也不遗余力地协助圣中贫困学生读书。当时，

圣公会高中的学生和教会许多青少年都得到李氏基金的赞助。许多青年在其资

助下完成大学教育，成为社会专才，对教会对社会作出了美好的贡献。 

座堂也积极发动全体会众募捐，参与团契的学生也加入募捐行列，他们每

个人都带一个扑满盒子用以为建堂存款。募捐小组在李钧光先生带领下，在全

教会开展筹款工作，加之教会原本已有一笔建堂基金，终于在 1974 年座堂华

语部筹足了数目。并于 5 月 5 日下午四时半在植堂选址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

由黄仰英牧师主持仪式和周万一主教祝福基石。本堂兴建工程在郑新宪法政牧

师及华语部主内同道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建筑小组鼎立配合下，承包商用了

一年的时间将建筑工程完骏。庄严肃穆的圣殿，于 1975 年落成正式启用，矗

立在樟宜地区圣公会中学的旁边，献堂典礼由周万一主教主持。
19
  

                                                        
17 林国兴，圣公会诸圣堂建堂十周年纪念特刊 1975－1985 之刊首（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1985）。 
18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三十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5），36。 
19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三十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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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堂华语部秉承前人的异象, 筹建了诸圣堂, 成为教区华文部第一间全

责向外植堂的教会。
20
 诸圣堂早期之会务都是由林国兴牧师负责。1974 年林

牧师因到台湾进修一年，后由王明金牧师接替负责会务，在林牧师学成返国后，

再继续由他主理本堂的事务。
21
 

教会坐落在圣公会中学里面，因此圣公会中学成为诸圣堂的特有的福音工

场。圣公会中学原本就是一所华校，后来也成为了一所特选中学，它一直以来

都保留着优良的华文传统，这传统也是诸圣堂的传统。从开始至今，诸圣堂以

华文为主，专向圣公会中学学生传福音，教会为圣公会中学学生提供了多样化

的福音事工，包括中一和中二的圣经课，每周一次的全校周会，每年一次的学

生营，学生辅导，初信栽培，团契聚会及活动等。
22
 至今，这些在圣公会中学

的福音事工仍然持续，从来没有停办过。 

结语： 

诸圣堂的创建在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的整体植堂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

新的里程碑，照作为其中见证人之一的林国兴牧师的话讲，诸圣堂实在是从

“无”到“有”。审视这段历史的本身，从植堂事工的开始，就叫我们看到了

上帝的计划和信实的带领。先辈们不畏辛劳，竭力为主拓展国度，实为华人堂

会的祝福。诸圣堂的创建为后来圣公会的华语教会和群体作了可参的样板，带

动了教区英文及华人方言堂会纷纷开设华语堂会，在这个层面讲，其早期宣教

植堂的意义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值得我们一提的是，诸圣堂作为座堂培育的

儿女堂，在以后的发展中，也竭力效法为主植堂，其一手创办的巴西立布道所

如今已在 2003 年成为圣公会辖下新的牧区――圣安德烈社区教会，因着福音

的缘故，成了众人的祝福。 
                                                        
20 同引上，19。 
21 同引上，23。 
22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二十五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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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说明： 

 

  

诸圣堂筹建委员会 

主席：郑新宪法政牧师 

委员：林国兴牧师、姚瑞汉牧师、林建先生、刘石伟先生、周鼎先生、

李唐宝珅女士、李钧光先生、姚关淑贞女士。 

募捐小组 

召集人：李钧光先生 

组员：姚瑞汉牧师、林建先生、李唐宝珅女士、周鼎先生、周张斐如

女士、刘石伟先生。 

建筑小组 

主席：李钧光先生 

组员：姚瑞汉牧师、林建先生、陈子忠先生、欧仙松先生、 

布桂生先生、冯其信先生、陈少谦先生、李唐宝珅女士、刘焕莲女士、

陈姚友利女士。 

建堂财政 

1971－1973 姚瑞汉牧师、刘石伟先生 

1974－1976 萧葆翔先生、黄林杏初女士 

绘测师：周振威先生 

法律顾问：黎嘉才先生 

承建商：廖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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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林国兴牧师伉俪 

 

时间：2007 年 9 月 28 日晚上八时 

地点：於林府 

访员：林思凯，安跃进 

访谈内容(经整理) 

  

问：圣安德烈座堂是根据什麽基础考量这个异象，在圣公会中学或别的地方

开始这个事工？ 

答：从 1967 年，藉着郑新宪法政牧师的宣教的异象，推动了这个事工，他的

眼光看到圣公会中学，希望在那里开展传福音的事工。1967 年，我做会

吏的时候，（我）被派到善牧堂跟刘得恩会吏长学习（的时候），我从

1967 至 1968 年都在善牧堂事奉。 

郑牧师在当时候就有这个异象。1967 年我做会吏时，他就邀请我到圣公

会中学，去那边接触学生，教圣经课，所以 68 年一整年我都在那里教圣

经课。在 68 年，郑牧师就有这个异象，向教区邀请我回到座堂帮助。但

真正的时间是要我去发展圣公会中学的事工。 

所以从 1969 年开始，我被调派至圣安德烈座堂作副牧，能够放比较多的

时间在圣公会中学，在那里教圣经课、辅导工作、带领周会 ，在那里做

传福音的事工。 

从整个历史里面，虽然我们在 1969 年就开始这个事工，到 70 年才开始

主日学。直至 1971 年 4 月 4 日的棕枝主日我们借用学校的礼堂举行第一

次主日崇拜，讲员是刘得恩会吏长，他是当时的教区华文部主席。我们

从 1971 年才开始主日崇拜。 當時的主日学是借用学校的课室，主日崇



 16

拜是借用学校的视听室。在这几年期间我们开始筹备建诸圣堂。1974 年

建奠基，在 1975 年建成，由周万一主教主持。 

 

问：在这个过程中，我想知道根据你了解的包括圣安德烈座堂、在教区的层

面，包括会吏长和主教的策略如何推动这项事工？ 

答：教区的支持是她愿意授权给圣安德烈座堂开拓植堂这项事工，但是经济

方面却是由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负责。但是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当时还

未能够付另外一个牧者的薪金，所以要求座堂的英文部帮助一半的薪

金。座堂英文部也答应支持五年，五年後由座堂华文部全部负责。 

 

问：如果我们按刘得恩会吏长说，当你被按立後，会吏长就把你派来圣公会

中学专心集中负责植堂的事，是吗？ 

答：不是！刘得恩会吏长是在善牧堂。其实会吏是由教区按立的，之後派我

到善牧堂。但是到 1968 年的时候，郑新宪法政牧师向教区提议邀请我回

到座堂去发展诸圣堂。所以我在 1969 年到诸圣堂，那个时候没有堂会。

只有学校，用一年的时间接触学生、教圣经课、主持周会和认识老师直

至 1970 年。 

 

问：牧师，在这一段过程里，有哪些同工和信徒领袖协助你？ 

答：那时候，有好几位，包括杨宜勤，有刘焕章、刘焕莲，（还有）周贤

正，是我们的现任主教，当时候他还是一位年轻人。这几位都答应帮助

教主日学，所以我们就有这一批人参与。 

 

问：师母，我们了解到你当时也是在开始事工的时候，（你）也在参与教

导。你可以回应这方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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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只是教小六的主日学，好一段日子，有好多年，一直到有家长来叁加

崇拜。我也忘记了是哪一年开展成年主日学，我带领那一批家长

的。 

 

问：那时候的学生不单是来自圣公会中学的学生，是吗？当时也有住在附近

的学生，是否也被邀请来叁加这个事工？ 

答：有！一些周围的邻居。他们有去分单张。 

 

问：那些都是比较穷苦的家庭，对吗？ 

答：对！在樟宜地区，住在亚塔屋，我们那时候去载他们。好像于兰他们，

还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住在山坡上，亚达屋，要推轮椅。我们青年团

契完后，吃午饭后就到樟宜去载他们。 

 

问：当时教会在这宣教工作里，筹款如何进行？ 

答：筹款方面，主要由圣安德烈座堂的筹建委员会。郑新宪法政牧师是筹建

委员会主席。我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人。现在当我们看到名单的时

候，只剩下三个人留在世界，那是郑牧师、我和刘石伟弟兄。其他的都

回天家了，包括李唐宝珅姊妹。筹建委员会里的募捐小组，刘石伟弟

兄。 

 

问：听说李唐宝珅姐妹的支持和叁与也是蛮多的？ 

答：她本来的目标，是要自己负责庞大的筹款和捐款。主任牧师说全部由经

济能力强的人负起这个责任会使到教会没有责任感，像是靠他们。主任

牧师认为再难也好，大家一起筹款会比较好，也建立归属感。那时候就

劝她说我们要一起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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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生如何叁与这个筹款？ 

答：做筹款的铁罐。每个学生拿回家，一个月後拿回来，然後再拿回去。从

最小的，每一年级都筹。 

 

问：关於李唐宝珅姊妹，她的其他事工？ 

答：她的支持力很大，她有一种鼓励性。她每个月都亲自参与这里的主日崇

拜一次 

 

问：依你看起来，当初建堂的筹募基本上还顺利吧？ 

答：基本上算是很顺利，那是上帝的恩典够用。因为当时的目标只是 30 万，

后来在筹备的当中须要多一倍的费用。 

 

问：当时教区、其他堂会、华文和英文堂会，对圣安德烈座堂植诸圣堂的反

应怎样？ 

答：在举办筹款过程中，他们多半都有参与，包括我们的第一堂崇拜，几个

华文部堂会都有来献诗，合起来献诗，表达他们的支持。 

 

问：当时的宗教政策方面，政府采取了什麽态度？是保守还是开放？当时社

会对宗教的态度？ 

答：当时政府对基督教蛮开放，所以我们建议建诸圣堂（的那个地方），其

实那块地是属于圣公会中学的。所以我们经过律师馆，我们的律师黎嘉

才，当年是律师，後来成为法官，我们透过他申请把那块地分出来，从

圣公会中学分出来给我们，所以那块地就完全属于教会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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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过程中，牧师，你曾否遇到一些特别情况或印象比较深的？ 

答：很多学生，几乎是 90%的非信徒学生。因为要主持周会，你有 90%还

未信主的学生，一定要有办法让他们有所领受， 所以有一些圣公会

的崇拜、礼仪需要改，诗歌也需要改。老师方面，当时有六位基督

徒。圣公会中学里包括校长和老师共有六位基督徒。所以，你可以

想象要向全部的学生传福音，这个过程，只有六位基督徒，怎样传

福音？那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有目标，尽量让所有基督徒，

已经当老师的，请他们转校，来到圣公会中学。後来达到一半的老

师是基督徒，这是很大的祝福，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这些老师也慢

慢在我们的周会、教导圣经课、营会，他们的投入也是一个祝福。 

 

问：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当初从一个学生事工，传福音的对象到我们开始有

正式聚会，那个时候是 1971 年。开始来的是学生还是有普通信徒？ 

答：开始时绝大多数是学生，不过有一些家长开始来。慢慢地，教区华文部

在东部，因为当时东部没有教会，所以他们直接介绍到圣公会中学。就

像张保华一家人，也是这样来的。 

 

问：当初崇拜大概有多少人？ 

答：平均差不多有五十个。 

 

问：师母，你能回忆当时在叁与的过程中有什麽难忘或困难的事或者是好的

事，印象比较深刻。 

师母答：我倒是觉得那时候，弟兄姊妹很同心，悦明、松明，有好几位。他

们做行政，以前我们在华语堂(圣安德烈座堂) 都是在早上崇拜後，下午

就跟着上来，他们也奉献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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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答：这批人都是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的，跟我们一起在青年团契长大，

所以跟我们很同心。我们去布道，他们也跟着去，焕莲、焕章还是

我的老同学，是中学同学，我们认识了几十年。 

 

问：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当初是在东部的地方，教会很少。当初怎样考

虑开办华语的教会，没有开办英文呢？ 

答：当初郑牧师他们认识到樟宜地区大都是接受华文（教育）的，受华文教

育的多，所以开始这方面。 

 

问：牧师，如果今天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当初，你会觉得在哪一方面更好的来

调整整个堂会事工的开展？比方说有什麽遗憾，如果可以回头，可以做

得更好？ 

师母答：倒不觉得遗憾什么，反而现在来做更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的根基，

那个时候才困难。现在根基已在，学校的学生已这麽多。现在再努力一

点，科技这麽发达，可以利用这些资源。 

 

问：换句话说，你对过去所做的都不觉得有遗憾，也没有觉得可惜的东西。 

师母答：不会啦！有很大的满足感！ 

 

问：那个满足感在那里？ 

牧师答：或者很缺乏某个方面的时候，看到上帝的祝福，几个人这样做，这

样开始主日学。一个人这样开拓，以後的影响就看到。回头来看，前面

的东西就没有什麽好遗憾！反而会觉得，我们能如此投入，就很感谢上

帝用我来服侍。 



 21

师母答：回想一下，我是一直在感恩，以致象腾卫，于兰这一批 ，还有才

显。从那时候中一开始，不是慢慢地长大了。很感谢主，他们一直

在教会事奉，好几位成了牧师传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保守带领着

他们，这是我很感恩的。其实牧师可以多谈一点，就是後来在那一

年的时候，这些学生开始叁与这福音工作。因为当我们谈到这些人

的名字的时候就想到这些人从福音工场出来服侍，他们怎样叁与福

音工作？献出什麽东西？ 

牧师答：这是可能在学校带领周会，带领青年团契。青年团契是一个让学生

参与的活动，那时候，青年团契很大，有三百人，那麽好像这一批

人在初中的时候就接触圣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学习来事

奉，从初中至高中，到高中的时候，他们在团契的时候，慢慢学

习，所以到高中，他们 成长了。他们成为团长、成为委员。那麽，

他们带领学生团契，所以，其实圣公会中学有很多的青年人投入。 

 

 

问：以前他们是去圣安德烈座堂崇拜，然後下去诸圣堂补习吗？ 

答：开始的时候，（后来在）诸圣堂崇拜。可能把两边拖了两年後，他们就

比较注重说在诸圣堂。但是洗礼还是在圣安德烈座堂。好像于兰，他们

受洗的名单记录是在座堂。 

 

问：诸圣堂是到什么时候建成的？ 

答：是 1975 年。 

 

问：1975 年之前，教会怎麽样的情况？ 

答：1975 年後，严格来说，五年後，那个经济已经达到自已可以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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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候，1975-1985 年，1975 年经济繁荣了，但在这个期间那些年

青人的奉献还不是很多，后来成年人愈来愈多。 

 

问：正式成为牧区，一个独立的牧区是…. 

答：89 吧！1980 年我们就自立，同时按教区的规则，我们有礼拜堂，成为堂

会，如果你有能力自给自养，有权力成为牧区，但那时教区还有别的考

虑，叫我们放慢一点，我们还属于座堂。半年后教区批准了，牧师就成

为第一任牧正。 

 

问：哪一天完成？ 

答：假如说儿女堂，诸圣堂是第一间从无到有的。 

 

问：牧师的意思是指？ 

答：其他堂会，比方说英文部的堂会慢慢成立一个华文部堂会，可能是因为

英文部会友的家长是华文源流，所以植堂倾向华文。但是诸圣堂不同，

我们从头开始。开始要有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经济；第二，能力；

第三，建堂。 

 

问：谢谢牧师和牧师娘，（还有什么吗？） 

牧师答：所以诸圣堂可以说是整个教区华文部向外植堂的教会！ 

 

（访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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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焕章、刘焕莲姐妹 

 

时间：2007 年 9 月 7 日早 8 时 

地点：于刘府 

访问者：林思凯，安跃进，傅家辉 

 

访谈内容(经整理) 

 

问：你们一开始时是怎样叁与这个事工？ 

 

答：一开始的时候便叁与了，跟蔡月明姊妹、立伟的姊姊，还有松明他们，

都是座堂的青年团，李丽芬姊妹，周贤正主教当年还未结婚、还未订婚。

1970 年正式开始主日学，还有林国兴师母，所以大概有七、八人做主日

学老师。 

 

问：当时主日学每班大概有多少人？ 

 

答：他们多数都是圣公会中学的学生，每班大概有四、五个人，共有三至四

班。我们在主日学之前有补习，我们用补习跟他们说你们来我们有补

习，补习了然後才聚会。主要是数学和科学。因为松明、悦明补习科学

和数学，他们还学新数！我们读文科，只有三科。我们还是要去看书。

主要是因为制度改变了，中学的时候要用英文，但是他们的英文不好，

所以数学也是听不懂，所以需要人跟他们讲解，补习班便是这样开始。 

 

问：是否有替他们补习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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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英文科好像没有， 

 

问：英文不好，但是没有补习英文… 

 

答：没有这样人才。 

 

问：所以起初我们就用补习这个策略来吸引他们来教会，然後给他们上主日

学。 

 

答：主要是为什麽要跟他们补呢？因为他们当时候是初一中的学生都来自乡

村，樟宜那边，他们没钱去补习。所以免费补习，每个人都愿意，求之

不得！ 

 

问：时间大慨是，从早上….. 

 

答：不是！不是！那时没有。我们早上是在圣安德烈座堂崇拜，然後下午布

道。所以布道的时候，我们先补习，然後才聚会。 

 

问：在学校补习，所以他们来？ 

 

答：他们因为告诉家长去补习，家长不以为意，所以就让他们去补习，但是

我们有聚会的。我懂，我们不是欺骗的，我们补习一个小时，然後接下

来布道聚会。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崇拜仪式，就是用主日学方式讲故

事，唱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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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些学生是应当知道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关系，是圣公会中学的学生？ 

 

答：因为牧师在学校里教圣经课，所以可以号召他们：你们星期天是否要补

习？如果要补习，数学有困难，要补习，你们星期天可以来补习。但是

我们有一些圣经故事。他们多数是中一的学生，有时他们也带弟妹来，

于兰就是中一的学生，带了她的妹妹于菊来，是小学的。她们喜欢唱

诗，那麽就带她来。那时候圣公会中学有圣经班，但是也有青年团。青

年团一直都有的，从我们开始做学生的时候已经开始了。在青年团也有

告诉他们这个讯息，就是我们星期天有聚会，可不可以来？所以一听，

那个 ―― 翠珍。他们比较大一点就成为牧师很好的帮手。 

 

问：你说早的时候已经有青年团，是谁开始的？ 

 

答：它是一项课外活动，它不叫青年团，是叫作学生基督徒团契。 

 

问：我记得是由座堂发起的，那时是郑新宪牧师，可以告诉我们座堂是怎样

推动这项事工？ 

 

答：其实，郑牧师是校牧。因为可能他跟当时的校长，陈校长有这个远见，

可以建立这教会。我们因为有他，所以他就发起要建堂，因为当时郑牧

师也在圣公会教主日学，林牧师也是。所以从这方面推动起来。不过，

我记得不懂得是布道基金，还是座堂已经有一笔钱。怎样做？郑牧师比

较清楚。林牧师当然也很清楚，他当时很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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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时我们年轻，对这宣教概念不清楚。只是我们这几个青年团的人

关系很好。後来在诸圣堂有了崇拜聚会以後，我们回到家几乎已经是

五、六点。早上到座堂，下午回家吃饭後，就坐巴士上去。 

 

问：我听说是早上崇拜以後，就到林牧师家，师母煮饭给你们吃，是吗？ 

 

答：那些是那些年青人。初期他们没有，应该是中四、高中的时候，他们也

这样去。他们也叁与座堂的崇拜，不是全部，倒是几个大的下去做崇

拜，所以一起去林牧师家吃饭。就是于兰那一批，完了就上去。 

 

问：这麽说，那时候的主日学和这个补习班都是比较迟，因为早上在座堂崇

拜… 

 

答：对！两点开始补习，补习完了开始聚会。後来人多了以後，就没有补习

班，开始便是崇拜聚会，崇拜完了就是主日学。 

 

问：当时你们是否两边跑？ 

 

答：当圣公会中学的崇拜开始时是用视听室。那时，开始时就有张保华的父

母。那时候，我不知道他们怎样会来，他们就这样叁加崇拜，也有成

人，很不错！成人没几个，只有张保华父母。 

 

问：刚开始崇拜是那一年？ 

 

答：197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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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崇拜是由哪一位牧师主理？ 

 

答：林牧师，林国兴牧师已成为牧师了，偶然郑牧师有去，但是编排却不很

清楚，讲道是否有请别人？ 

 

问：好像有，我记得那位王俊安牧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教会，但我们有

学生营是六月或十二月，用李氏别墅。地很大！我们办学生营，帮助煮

咖啡，准备面包，因为要省钱。用最多是李氏别墅，我们住在那些房

间，大不是很大，但是有一个厅，可以坐几十人。五时多，于兰几个大

的就起来帮忙。我们那时候做导师，饭吃也要准备，然後那个讨论也要

带领。好一点是午餐和晚餐都是打包回来吃的。我们因为不是很多人可

以在那边。我们两个比较多，林国兴师母也要做工。有一些，蔡月明，

他们没有在里面睡觉，过夜，不方便。那些都是中一中二的学生，都是

圣公会中学的学生。 

 

问：只有中一中二，没有中三？ 

 

答：不知道为什麽没有中三？因为中一、中二才有圣经课，林牧师才会请他

们，中三没有，没有机会请他们。 

 

问：当时的学生中，现在还留在诸圣堂的，有谁？ 

 

答：仍然留在诸圣堂的只有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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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圣公会里服事的，或是其他的学生？ 

 

答：有几个学生成为在诸圣堂做执事的，张念中。但是这两年很多人都退

了，那位做财政的为德，还有罗华基，他与我们服侍两年，还有去教补

习，他是比我们迟一点才加入。那时候的学生现在成为牧师或传道的，

第一批有黄腾卫、黄伟良，也有在别的教会做牧师的，张克福牧师。 

 

问：带领你们的都是林牧师？ 

 

答：林牧师从头至尾都带领补习、主日学。主日学课程，因为没有钱，所以

剪贴起来复印给学生。因为不是太大量，只有几位学生，所以也没有向

教会要钱。买一本是很贵的，教师本也需要买几本。那个过程不是很有

系统，如采用现成的教材学生都会不习惯。我们也没有受主日学教育，

我们信主也只是在等校车时的空档聚会。对圣安德烈座堂的主日学也是

不完整的。我们无从找到那些资料。凭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所以开始只

讲耶稣的生平，有东凑西拼的感觉！ 

 

问：是否有采用道声的材料？ 

 

答：有一点，也有一点是用旧的。不过後来也有一点大卫王。 

 

问：因你说要剪剪贴贴。 

 

答：旧的！有些是儿童主日学的资料，所以把它们两课合成一课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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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刚刚那个时候因政府政策从华文转至英文，对英文掌握不是很好的，所

以为他们补习。这样对学生的冲击是怎样的？ 

 

答：那时候还未有到政府改变学校。问题是那些学生小学读华校，圣公会中

学是华文中学，但是英文程度也很高。课本如数学、科学用英文，是这个

原因。政府改变的是在 1980 年。那时历史、地理用中文；数学用英文，

而别的学校用中文。中三才分文、理科。 

 

问：是否有向其他教会学习这些学生工作？ 

 

答：从前的交流是非常广的，我们在很多周年聚会，我们都邀请卫理公会、

长老会的青年团契到圣公会中学去，有一百多人叁与。我们有跟其他堂

会交流。 

 

问：这麽说，以前的学生团契是蛮热闹的，所以圣公会中学并非第一间学生

有学生团契。有去其他教会学习、交流吗？ 

 

答：很少去别的堂会学习。在圣安德烈座堂已经有青年团，在学生团也有教

牧带领，他们会给意见，应该怎样做。那时候，很强呢！已经有主席、

副主席、财政、文书，有组织。那时候，郑牧师对组织很注意。我们每

星期请讲员，要发邀请信给讲员，要出通告，写海报贴起来。 

 

问：补习班的学生都不是信主的？ 

 

答：只是来，有兴趣才叁加主日学。 



 

 

30

 

问：既然有学习的困难，为何圣公会中学的基督徒青年团契没有碰到这个问

题？ 

 

答：可能是学业成绩不差，所以不需要补习。 

 

问：那些来自乡村的主日学学生的背景是怎样的？ 

 

答：有的没有人照顾，我记得有一个是患上小儿麻痹症的，要坐轮椅来。 

 

问：当时圣公会中学学生的家庭背景是怎样？ 

 

答：也有一些从印尼来的，很有钱。 

 

问：当时李太太是座堂的会友，她叁与的过程是怎样的？除了付出金钱以

外，还有什麽叁与？ 

 

答：她亲自去选择那些材料，材料都是她找。她每一个月都来看看。 

 

问：她有没有叁与教导？ 

 

答：她没有叁与教导。所以她是比较在精神、金钱和奉献上的支持，好像让

我们去她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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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的，所以她很有知识。那个年代读大学的很少。

所以在董事会里她是很资深的，跟牧师的配搭很密切。 

 

问：当时郑牧师有特别的支持吗？ 

 

答：我们的财政来自圣安德烈座堂，他全力支持，我想他是很重要的一员。

林牧师好像有点拼命策划活动和建堂的过程，和郑牧师配搭。 

 

问：关於建堂筹款的情况是怎样呢？ 

 

答：当时每一个主日学生都分发一个罐子，每天放一些零钱进去。 

 

问：有没有好像现在公开卖旗筹款？ 

 

答：没有，这些都是内部的，没有公开。 

 

问：有没有向其他圣公会堂会筹款？ 

 

答：我不知道，可能有。 

 

问：圣经课是因为圣公会中学是圣公会的，所以有这一课，而并非政府要求

的？ 

 

答：最好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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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建堂的时候的宗教气氛怎样？ 

 

答：那时候一班信主的只有三数个，他们的背景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即使叁

加主日学补习班，也不敢穿得整齐，就只穿拖鞋来，装作我们去玩嘛！ 

因为圣公会中学是教会办的，所以没有严格限制，好像当时教会办的英

校一样。那时没有种族纠纷，是教会出钱，所以教会有权去开始聚会，

所以每星期有周会，没有觉得学校宗教活动受到干涉。我们上课的时间

也比别人长，因为要把圣经课放进去。虽然每星期只有一节圣经课，但

是要使每天的时间都长，所以别的课也要增加，而华文课比别人多一

节。陈校长的立场为什麽不可以教？我们是教会传教，否则办来干什

麽？他在教育部的名声很大，立场很坚定！所以他扮演了很重要的角

色。 

问：还有什么吗？ 

 

答：没什么补充了。 

 

 

 

 


